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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論
是
否
欣
賞
彭
浩
翔
執
導
的
電
影
，
也
應
欣
賞
他
對
港
產

片
的
忠
心
耿
耿
，
他
的
一
套
︽
依
莎
貝
拉
︾
令
年
輕
的
梁
洛
施

演
技
得
到
肯
定
，
更
奪
得
國
際
電
影
獎
項
。

︽
志
明
與
春
嬌
︾
拍
出
自
己
的
風
格
，
電
影
上
映
之
初
未
獲

觀
眾
關
注
，
票
房
麻
麻
，
但
余
文
樂
和
楊
千
嬅
把
典
型
港
男
港

女
演
得
自
然
流
暢
，
說
話
間
似
不
自
覺
的
夾
雜
粗
口
，
全
片
非
常
地

道
港
式
文
化
，
令
觀
眾
耳
目
一
新
，
隨
即
一
傳
十
，
十
傳
百
，
電
影

票
房
一
天
比
一
天
強
勁
，
結
果
上
映
一
個
月
票
房
達
六
百
多
萬
，
成

績
亮
麗
，
電
影
更
獲
﹁
最
佳
編
劇
獎
﹂，
楊
千
嬅
憑
此
獲
提
名
最
佳
女

主
角
。

繼
而
彭
浩
翔
移
居
北
京
兩
年
，
觸
發
靈
感
寫
成
︽
春
嬌
與
志
明
︾

劇
本
，
反
映
港
男
港
女
為
生
活
北
上
工
作
所
遇
到
的
感
情
難
關
，
時

代
感
十
分
重
，
以
及
在
︽
志
明
與
春
嬌
︾
的
光
環
下
，
電
影
大
收
三

千
多
萬
，
楊
千
嬅
挺
㠥
大
肚
也
堅
持
要
四
出
宣
傳
，
很
以
該
片
為

榮
。最

近
彭
浩
翔
執
導
的
︽
低
俗
喜
劇
︾
大
收
旺
場
，
主
角
杜
汶
澤
接

戲
接
個
不
停
，
彭
浩
翔
是
︽
低
︾
片
的
大
舵
手
，
自
然
片
約
頻
頻
送

上
門
。

回
想
一
九
九
三
年
時
，
彭
浩
翔
幾
乎
成
為
我
創
辦
的
周
刊
的
團

隊
，
當
時
所
主
理
的
周
刊
仍
在
籌
備
階
段
，
作
為
總
編
輯
要
招
兵
買

馬
，
聘
用
了
彭
浩
翔
，
當
時
返
工
地
點
在
工
廠
大
廈
。
他
履
新
第
一

日
，
臨
放
工
前
，
他
向
我
辭
職
，
原
因
是
他
要
去
做
編
劇
，
告
訴
他

在
香
港
做
編
劇
前
途
不
明
朗
，
他
堅
持
辭
職
，
當
時
覺
得
不
要
強
他

所
難
，
由
得
他
辭
職
，
沒
想
到
多
年
後
的
今
天
，
他
已
成
為
十
分
有

叫
座
力
的
導
演
，
成
為
另
一
個
堅
持
理
想
做
出
好
成
績
的
例
子
。

彭
浩
翔
除
實
現
夢
想
做
了
編
劇
，
也
執
導
演
筒
，
並
且
專
注
拍
港
產
片
，
片

中
滲
透
香
港
文
化
，
具
很
重
時
代
感
，
是
他
影
片
的
特
色
。

他
更
將
個
人
喜
好
滲
入
片
中
，
例
如
他
年
輕
時
是
王
馨
平
的
歌
迷
，
於
是
在

︽
春
嬌
與
志
明
︾
當
中
，
他
大
玩
噱
頭
，
要
余
文
樂
反
串
王
馨
平
，
爆
笑
又
即
掀

起
一
陣
王
馨
平
懷
舊
風
。

︽
低
俗
喜
劇
︾
是
他
向
兒
時
偶
像
邵
音
音
致
敬
，
更
請
來
邵
音
音
飾
演
一

角
，
他
更
打
算
明
年
開
拍
︽
官
人
我
又
要
︾，
也
會
請
來
邵
音
音
演
出
。

集
體
回
憶
和
生
活
化
是
彭
浩
翔
電
影
成
功
的
原
因
，
回
想
當
日
他
任
職
記
者

時
說
話
不
多
，
上
班
一
天
便
決
定
自
己
要
走
的
路
，
當
時
還
有
點
氣
他
，
要
我

重
新
再
招
聘
新
記
者
，
今
天
看
到
他
的
成
就
才
發
覺
他
當
年
決
定
不
是
出
於
一

時
衝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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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阿
　
琪

彭浩翔記者變千萬導演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綠
樹
蔭
鬱
夏
日
長
，

樓
台
倒
影
入
池
塘
。

水
晶
簾
動
微
風
起
，

滿
架
薔
薇
一
院
香
。

這
是
詩
人
對
夏
日
同
里
的
寫
照
。

今
年
盛
夏
訪
同
里
，
別
有
一
番
心
情
。

同
里
是
在
江
南
水
鄉
、
園
林
中
，
是
最
撩
人
遐
想
的
地

方
。令

人
遺
憾
的
是
，
還
沒
有
一
位
當
代
園
林
專
家
對
它
深

入
研
究
。

從
歷
史
記
載
上
可
以
知
道
，
同
里
的
園
林
早
於
宋
、
元

已
聞
名
。

除
南
宋
詩
人
葉
茵
的
水
竹
墅
之
外
，
元
朝
同
里
有
兩
座

園
林
，
也
頗
負
盛
名
。

其
中
一
處
叫
竹
居
。
主
人
任
仲
真
，
平
時
喜
吟
詩
作

對
，
此
君
某
日
，
路
過
同
里
，
為
水
鄉
美
景
所
吸
引
，
決

定
在
此
築
園
定
居
。

另
歷
史
記
載
的
園
林
有
三
座
，
其
中
佼
佼
者
是
萬
玉
清

秋
軒
，
園
主
姓
寧
，
做
過
官
。
園
中
景
致
佳
構
不
少
，
如

菊
坡
、
金
粟
塢
、
碧
梧
桐
、
橘
圃
、
蒼
茛
谷
、
歲
寒
屏
、

芙
蓉
沼
、
師
古
齋
、
棲
雲
館
等
等
。
當
時
很
多
文
人
都
在

此
留
下
足
跡
，
並
為
這
座
花
園
別
墅
題
詩
留
名
。

明
人
郭
登
就
寫
過
一
首
︽
題
寧
氏
萬
玉
清
秋
軒
圖
︾
：
﹁
花
開
花

落
秋
還
在
，
年
去
年
來
事
已
非
。
楊
柳
風
多
凋
翠
縷
，
芙
蓉
霜
重
濕

紅
衣
。
﹂

萬
玉
清
秋
軒
最
引
人
入
勝
是
引
進
了
眾
多
的
花
卉
樹
木
，
蔚
成
繽

紛
世
界
，
菊
、
金
粟
、
梧
、
橘
、
芙
蓉
、
歲
寒
三
友
，
林
林
總
總
，

蒹
葭
蒼
蒼
，
白
露
為
霜
。
這
裡
所
說
的
﹁
蒹
葭
﹂，
即
蘆
葦
。
初
生
為

葭
，
長
大
為
蘆
，
成
則
為
葦
。

同
里
園
林
可
謂
園
中
之
英
，
仿
若
中
國
詩
詞
歌
賦
，
耐
人
推
敲
細

味
。
正
如
陳
從
周
所
說
的
：
﹁
園
之
佳
者
如
詩
之
絕
句
，
詞
之
小

令
，
皆
以
少
勝
多
，
有
不
盡
之
意
，
寥
寥
幾
句
，
弦
外
之
音
猶
繞
樑

間
︵
大
園
總
有
不
周
之
處
，
正
如
長
歌
慢
調
，
難
以
一
氣
呵
成
︶。
我

說
園
外
有
園
，
景
外
有
景
，
即
包
括
在
此
意
之
內
。
園
外
有
景
妙
在

﹃
借
﹄，
景
外
有
景
在
於
﹃
時
﹄，
花
影
、
樹
影
、
雲
影
、
水
影
、
風

聲
、
水
聲
、
鳥
語
、
花
香
，
無
形
之
景
，
有
形
之
景
，
交
響
成
曲
。

所
謂
詩
情
畫
意
盎
然
而
生
，
與
此
有
密
切
關
係
。
﹂

園
林
的
詩
情
畫
意
，
是
蘊
藉
的
，
意
遠
悠
長
。

陳
從
周
在
︽
說
園
︾
一
文
中
，
有
更
生
動
的
描
述
：
﹁
遠
山
無

腳
，
遠
樹
無
根
，
遠
舟
無
身
︵
只
見
帆
︶，
這
是
畫
理
，
亦
造
園
之

理
。
園
林
的
每
個
觀
賞
點
，
看
來
皆
一
幅
幅
不
同
的
畫
，
要
深
遠
而

有
層
次
。
﹃
常
倚
曲
闌
貪
看
水
，
不
安
四
壁
怕
遮
山
。
﹄
如
能
懂
得

這
些
道
理
，
宜
掩
者
掩
之
，
宜
屏
者
屏
之
，
宜
敞
者
敞
之
，
宜
隔
者

分
之
，
等
等
，
見
其
片
斷
，
不
逞
全
形
，
圖
外
有
畫
，
咫
尺
天
里
，

餘
味
無
窮
。
再
具
體
點
說
：
建
亭
須
略
低
山
巔
，
植
樹
不
宜
峰
尖
，

山
露
腳
而
不
露
頂
，
露
頂
而
不
露
腳
，
大
樹
見
梢
不
見
根
，
見
根
不

見
梢
之
類
。
但
是
運
用
上
卻
細
緻
而
費
推
敲
，
小
至
一
樹
的
修
剪
，

片
石
的
移
動
，
都
要
影
響
風
景
的
構
圖
。
真
是
一
技
之
差
，
全
園
敗

景
。
﹂

當
代
的
園
林
，
缺
乏
的
正
是
畫
理
的
真
諦
，
失
之
顯
露
。
所
以
陳

從
周
對
此
深
感
慨
嘆
：
﹁
奈
何
今
天
有
許
多
好
心
腸
的
人
，
唯
恐
遊

者
不
了
解
，
水
池
中
裝
了
人
工
大
魚
，
熊
貓
館
前
站
㠥
泥
塑
熊
貓
，

如
做
㠥
大
廣
告
，
與
含
蓄
兩
字
背
道
而
馳
，
館
以
竹
林
引
勝
，
漸
入

佳
境
，
遊
者
反
多
增
趣
味
。
﹂

﹁
文
人
園
﹂
是
國
人
情
世
界
所
凝
，
在
物
慾
高
漲
的
器
世
界
的
今

天
，
國
人
這
一
縷
幽
雅
的
情
致
，
已
隨
風
飄
散
，
同
里
能
葆
有
這

﹁
文
人
園
﹂
的
一
線
命
脈
，
也
正
是
同
里
的
可
貴
之
處
。

︵︽
同
里
的
躑
躅
︾
之
七
，
完
︶

文人園的一縷命脈
彥　火

琴台
客聚

演
員
之
選
角
及
開
拍
時
定
角
之

不
同
，
最
奇
特
的
是
一
部
台
灣
文

藝
片
︽
某
年
某
月
的
某
一
天
︾︵
後

來
在
港
公
映
時
改
名
為
︽
舊
夢
不

須
記
︾︶，
原
先
開
始
籌
備
時
，
原

定
由
︽
歡
顏
︾
成
名
的
胡
慧
中
主
演
，

但
開
鏡
前
夕
導
演
屠
忠
訓
在
台
北
忠
孝

東
路
過
馬
路
時
，
被
一
輛
衝
紅
燈
的
車

子
攔
腰
撞
倒
路
上
命
喪
，
該
片
被
迫
急

停
。
後
來
行
家
見
屠
導
演
遺
孀
兒
女
孤

寡
，
張
艾
嘉
仗
義
為
他
們
解
窘
境
，
從

未
做
導
演
的
張
艾
嘉
執
起
導
演
筒
，
向

嘉
禾
老
闆
鄒
文
懷
借
得
二
百
萬
元
依
劇

本
開
拍
此
片
，
但
因
本
錢
短
缺
不
能
用

大
明
星
，
張
艾
嘉
另
招
新
人
，
招
來
了

兩
個
全
新
的
學
生
新
星
，
男
的
叫
宋
長

江
，
女
的
叫
劉
嘉
芬
，
於
是
開
鏡
拍
攝

時
，
此
片
之
導
演
和
主
角
完
全
不
同
，

拍
得
十
分
成
功
感
人
，
張
艾
嘉
由
此
便
一
片
成
名
。

如
此
﹁
義
拍
﹂
的
一
部
作
品
，
兩
個
新
星
也
成
了

名
，
成
為
了
一
九
七
六
年
之
台
灣
紅
星
，
可
是
紅
了

兩
年
，
兩
人
都
紅
得
承
受
不
起
，
控
制
不
了
自
己
，

而
一
忽
兒
三
幾
年
間
在
圈
中
消
失
了
。

先
說
男
主
角
宋
長
江
，
紅
起
來
一
大
把
黑
社
會
道

上
兄
弟
向
他
埋
堆
，
帶
他
狂
嫖
爛
賭
，
弄
得
一
身
是

債
，
一
九
七
六
年
有
一
天
在
台
中
，
宋
長
江
化
了
妝

夥
合
一
班
台
中
混
混
，
持
械
行
劫
銀
行
被
攝
入
閉
路

電
視
鏡
頭
，
卒
之
為
警
方
捕
獲
判
刑
，
成
了
台
灣
娛

樂
史
上
第
一
位
明
星
行
劫
犯
之
﹁
坐
牢
明
星
﹂。
今

年
數
來
已
過
了
卅
年
，
可
能
早
已
刑
滿
出
獄
，
但
已

下
落
不
明
了
。

另
一
個
臨
時
上
陣
的
女
學
生
新
星
劉
嘉
芬
呢
？
她

走
紅
後
拍
了
幾
部
片
轉
型
為
動
作
女
星
，
可
一
九
七

九
年
時
和
一
位
姓
李
名
導
同
居
，
被
導
演
太
太
告
到

官
裡
犯
﹁
重
婚
罪
﹂
判
緩
刑
，
被
迫
再
拍
電
影
，
但

聲
譽
日
落
，
拍
了
兩
片
再
無
人
請
她
，
跑
了
去
﹁
華

航
﹂
考
空
姐
，
亦
被
錄
取
了
，
成
了
由
明
星
轉
做
空

姐
的
﹁
空
姐
明
星
﹂。
有
人
在
飛
機
上
認
出
她
，
問

她
是
不
是
劉
嘉
芬
？
她
拍
拍
襟
前
胸
章
，
已
另
改
他

名
，
答
說
：
﹁
對
不
起
，
你
認
錯
人
了
。
﹂

如
此
這
般
一
部
電
影
死
了
個
名
導
，
走
紅
了
一
導

二
演
三
個
新
人
，
但
兩
個
新
星
都
命
途
坎
坷
，
離
奇

過
一
部
戲
中
戲
。
中
國
電
影
史
上
，
此
片
應
列
為
一

項
紀
錄
。

影圈一項紀錄
阿　杜

杜亦
有道

今
年
的
九
月
，
到
月

中
時
都
是
陰
曆
的
七

月
，
走
在
街
上
，
不
時

會
看
到
有
人
在
燒
紙

錢
。
電
視
上
的
電
影

台
，
每
日
幾
乎
都
有
鬼
片
播

放
。
兒
子
問
我
為
甚
麼
八
月

中
起
就
看
到
這
麼
多
燒
紙
錢

和
鬼
片
，
我
對
他
說
，
陰
曆

七
月
，
俗
稱
鬼
月
，
據
說
這

個
月
鬼
門
關
大
開
，
鬼
都
到

陽
間
來
找
替
身
。

自
己
小
時
候
不
免
迷
信
，

一
到
鬼
月
，
便
不
敢
在
海
中

游
泳
，
怕
被
水
鬼
捉
去
。
如

今
回
想
，
真
是
太
迷
信
了
。

其
實
要
破
除
這
樣
的
迷
信
，

只
要
公
佈
每
個
陰
曆
月
份
的
死
亡
人
數
統

計
，
看
看
是
否
七
月
份
死
於
意
外
的
特

多
，
便
知
鬼
門
關
是
月
月
常
開
的
。
習
俗

可
以
保
留
，
迷
信
就
可
免
除
了
。

唐
代
詩
人
中
，
寫
鬼
詩
寫
得
最
多
的
，

應
該
是
李
賀
。
李
賀
﹁
為
人
纖
瘦
，
通

眉
，
長
指
爪
﹂，
時
人
給
他
個
﹁
長
爪
郎
﹂

的
稱
號
。
想
想
看
，
夜
深
人
靜
，
四
野
無

人
，
忽
然
看
到
纖
瘦
而
手
指
特
長
的
李
賀

從
陰
暗
處
走
出
，
會
不
會
以
為
是
鬼
？

李
賀
從
事
的
職
業
，
剛
好
又
是
﹁
奉
禮

郎
﹂
，
負
責
宗
廟
、
陵
墓
和
齋
壇
的
工

作
，
服
務
的
對
象
是
鬼
魂
和
神
祇
，
這
對

他
的
心
理
產
生
何
等
影
響
，
從
他
詩
裡
多

的
是
鬼
、
死
、
泣
、
血
的
字
眼
，
以
及
詩

裡
的
森
森
鬼
氣
，
就
可
以
想
像
得
出
。

李
賀
的
鬼
詩
，
既
寫
鬼
的
形
象
，
又
寫

鬼
的
生
活
和
喜
怒
哀
樂
，
亦
描
寫
陰
間
的

景
象
，
營
造
出
陰
森
恐
怖
的
氛
圍
。
李
賀

的
詩
，
有
人
用
四
個
字
形
容
：
冷
艷
幽

麗
。
所
以
後
人
以
﹁
詩
鬼
﹂
來
稱
呼
他
。

兒
子
問
我
世
上
到
底
有
沒
有
鬼
，
我
肯

定
地
回
答
他
沒
有
。
還
對
他
說
，
如
果

有
，
就
讓
我
見
一
見
，
我
最
想
見
的
，
是

﹁
詩
鬼
﹂。

詩 鬼
興　國

隨想
國

在
日
本
於
零
零
年
代
前
半
期
湧
現
的
輕

小
說
浪
潮
中
，
除
了
西
尾
維
新
是
最
頂
尖

的
大
旗
手
外
，
舞
城
王
太
郎
及
佐
藤
友
哉

就
好
像
左
右
護
法
，
同
樣
在
流
行
文
化
的

公
海
中
暢
泳
。
佐
藤
友
哉
更
有
逐
步
為
正

統
文
學
界
接
受
的
傾
向
，
二
○
○
七
年
以
︽1000

的
小
說
和B

ack
B
aird

︾
成
為
史
上
最
年
輕
的
三

島
由
紀
夫
獎
得
主
︵
二
十
六
歲
︶。
不
過
宇
野
常

寬
對
他
的
評
價
一
向
不
高
，
他
認
為
佐
藤
友
哉
一

直
執
㠥
拘
泥
於
環
繞
承
認
欲
求
的
自
我
意
識
問
題

上
，
即
使
得
了
文
學
獎
的
肯
定
，
仍
絕
不
客
氣
地

指
出
一
切
不
過
屬
純
文
學
界
的
淺
化
明
易
市
場
導

向
方
針
。
佐
藤
近
年
的
作
品
，
宇
野
直
言
不
過
停

留
在
八
十
年
代
後
現
代
小
說
的
稚
拙
模
仿
領
域
之

中
。只

不
過
我
覺
得
佐
藤
友
哉
的
小
說
作
為
流
行
文

化
的
素
材
，
還
是
有
不
少
偶
發
卻
未
能
細
琢
的
有

趣
成
分
所
在
。
就
以
成
名
作
之
一
︽
孩
子
們
的
憤

怒
憤
怒
憤
怒
︾︵05

︶
為
例
，
其
中
︿
屍
體
與
﹀

以
全
篇
不
分
段
的
方
法
，
把
一
具
屍
體
的
流
離
過

程
以
及
當
中
與
不
少
人
物
的
接
合
連
結
起
來
，
構

思
上
算
是
頗
有
新
意
，
但
更
惹
人
注
目
的
應
是

︿
娃
娃
人
﹀。
︿
娃
娃
人
﹀
講
述
國
中
女
生
莉
佳
從

小
便
一
直
被
父
親
及
姊
姊
凌
辱
，
於
是
便
把
自
己
異
化
為
娃

娃
人
作
為
對
抗
手
段
，
甚
至
遇
上
被
四
名
男
人
挾
上
車
粗
暴

輪
姦
，
亦
以
同
樣
方
法
面
對
再
若
無
其
事
生
活
下
去
。

那
當
然
容
易
教
人
想
起
是
枝
裕
和
的
︽
空
氣
人
形
︾

︵09

︶，
電
影
中
的
娃
娃
努
力
想
﹁
活
人
化
﹂，
但
佐
藤
筆
下

的
莉
佳
則
想
蛻
變
成
娃
娃
人
只
求
存
活
下
去
。
那
其
實
也
呼

應
金
原
瞳
在
︽
蛇
信
與
舌
環
︾
中
改
造
身
體
的
構
思
，
利
用

把
舌
頭
改
造
成
蛇
舌
及
紋
身
，
作
為
於
宏
大
社
會
中
自
主
選

擇
的
存
活
方
式
象
徵
。
在
︿
娃
娃
人
﹀
中
，
佐
藤
則
把
意
念

逆
向
發
展
，
反
映
出
在
混
沌
當
下
要
生
存
下
去
，
其
實
不
應

該
把
身
體
反
應
銳
化
︵
自
製
蛇
舌
︶，
而
是
從
反
方
向
構
思

把
感
官
鈍
化
︵
把
自
己
﹁
退
化
﹂
成
把
身
體
反
應
置
諸
事
外

的
娃
娃
︶，
那
才
是
零
零
年
代
的
﹁
倖
存
感
﹂
的
正
確
演

繹
。
佐
藤
在
小
說
中
更
刻
意
強
調
，
一
旦
想
擺
脫
娃
娃
化
的

變
身
，
而
要
自
己
重
新
有
血
有
肉
地
活
下
去
，
不
幸
的
事
便

會
排
山
倒
海
地
降
臨
：
想
幫
助
自
己
的
人
全
都
不
得
好
死
、

強
姦
犯
會
上
門
尋
仇
，
甚
至
也
會
連
累
不
認
識
的
他
人
等

等
。
簡
言
之
，
有
血
有
肉
反
而
是
暗
黑
無
光
的
地
獄
無
盡
深

淵
。
那
便
是
佐
藤
友
哉
營
構
的
悲
慘
世
界
。

佐藤友哉的身體改造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清秀靦腆的鄰家少年要結婚了。婚禮舉行的那
天，新娘失蹤了三個小時。親朋好友二百多號人
都到齊了，婚禮的司儀也粉墨登場。但是，新娘
卻不見了。
男方家以為新娘要逃婚，把親家逼到牆角問原

因。哪知親家也是一頭霧水，滿臉惶惑。而年輕
的新郎在一再追問下也束手無策。最後旁邊的伴
娘，新娘的閨蜜看不過去，把他們帶到了一棟白
色大樓的下面，說，你們就喊吧，如果能把她喊
下來，就算你們有本事。
於是，新郎新娘的雙方家長就此起彼伏地喊新

娘的名字。大約喊了半個多小時，新娘在樓道口
出現了，白色蕾絲盛裝，美艷異常，一副視死如
歸的神情。而且，三個小時裡，她好像一下子長
大了好幾歲。圍觀的群眾很多，眾人都有點發
呆，沒有人敢責罵她，怕她一生氣又玩失蹤，就
前呼後擁地把她帶到了婚禮的現場。
婚禮在一種緊張而神秘的氣氛裡進行。因為，

禮樂聲抵不住台下人們的竊竊私語。而流言從此
飄浮在這個小城市的上空，很久很久。這樣不尋
常的事情，在這個小地方是不會經常發生的。
讀起來像是一部小說的開頭。可惜不是小說，

而是殘酷的現實。新婚後的小夫妻關起門來過日
子，躲進小樓成一統，第二年生下一個大胖小
子。但小媽媽沒有等孩子滿周歲，還是和一個老
男人私奔了。
這個老男人，年紀大到足可以做她父親的男

人，在女孩舉行婚禮的那天，給她打電話說，如
果你今天和別人結婚，我就跳樓給你看。女孩很
糾結，沒有辦法，跑過去試圖阻止。但其實這個
老男人並沒有真的想要跳樓，他就是要世人看

看，這個年輕美麗的新娘，其實是他的女人，一
直是。
究竟這個女孩和這個老男人是怎麼一種愛恨情

仇或複雜或簡單的關係，到現在也沒有人知道詳
情。或許有人知道，但是，他選擇了不說。只有
被女人遺棄的丈夫和孩子還在小城人的視線裡生
活，一天一天地煎熬，所幸的是，孩子一天一天
長大了。只是他的爸爸衰老得很快，像一隻被霜
打過的茄子，再也沒有機會緩過來。
從此，每每我看到，凡是一對情侶或者夫妻，

女的很小，男的很老，我就會驀然從心底裡滋生
出來一種不信任和不舒服的情緒。總覺得他們之
間有不光明的一個陰謀正在發生。老男人是邪惡
的魔鬼，女的雖然是羔羊，卻也是有罪的羔羊。
她一定是抵不過魔鬼的誘惑，才甘心情願成為魔
鬼邪惡的同謀。
這種情緒鬱積在我成長的記憶裡，伴隨了我很

多年。一直到我有一天看到了一部電影《一枝梨
花壓海棠》，是根據納博科夫的小說《洛麗塔》改
編的，我才釋然，原來世界上真的有這樣一種生
死不渝的男女關係。
人們把這種男女關係，命名為蘿莉和大叔。蘿

莉是有罪的，並非如她的簡單的大腦那樣無辜。
她的罪在她的無知，卻擁有無敵的力量。那就是
青春的力量。豆蔻年華的激情，在對的方向上就
是勇敢，在不對的方向上，就是邪惡。當一個女
孩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的時候，所犯下的罪，你
不能說她就不是一種罪。她顯然是勾引了她的繼
父。
當然，罪惡更大的是他，一個老謀深算的大

叔。他甚麼都明白，甚麼都懂，少女的激情只是

出於一種生命的最原始的能量的噴發。那是一種
懸崖邊上的玫瑰的激情。如果他是個好人，他會
小心翼翼地把她帶離危險的懸崖邊，然後把她交
給一個匹配她的青年男子的手裡，但這通常是一
個父親或者是繼父的角色所應該完成的。而他只
是一個偏好青澀口味的老男人，他想做的是把蘿
莉推下去，然後自己也跳下去，體會類似蹦極的
快感，快速墜落的快感。不過，在這部電影裡，
一個蘿莉，卻有兩個大叔。另有一個更加陰險的
大叔隱藏在他們的身後，隨時隨地要破壞他的好
事，並最終得逞了。
而另一部電影《這個殺手不太冷》裡，惡人殺

光了小蘿莉的全家，而她僥倖躲過一劫。當小蘿
莉知曉鄰居大叔是職業殺手時，她軟硬兼施，逼
迫大叔教她本領，她要為父母和弟弟復仇。為了
達到目的，她展示了一個14歲小女孩所有的本
能，媚惑了大叔，征服了大叔。這段戲令人百看
不厭。深夜，白天風情萬種的小蘿莉，兀自深
睡，恢復了一個小女孩天真無邪的本來面目。她
的身邊，睜亮眼睛不敢睡去的大叔，一動也不敢
動。看上去是如此純情至極，就像他窗台上那盆
綠蘿。
也許正是小蘿莉毫不設防的呼吸聲息，喚起了

一個職業殺手內心的溫柔，同情與悲憫。或許還
有一點正義感。一個拿錢幹活的殺手，原本是無
所謂正義和非正義的。就像鍾愛他的那盆綠蘿，
他愛上了這個又天真又邪惡的小女孩。最後大叔
和敵人同歸於盡，完成了一個光榮偉大的好大叔
應該做的一切，拯救小蘿莉脫離水深火熱。
最後，讓我們從虛構回到現實。前年我還鄉探

親，老城改造，左鄰右舍早已各奔東西。偶然在
大街上與一個男子相遇，彼此驚詫之下，悲欣交
集。因為，距離上次見面，時空交錯已經十多個
春秋。他就是當年的鄰家少年。
第二天約了喝茶，我看了他半天，話到嘴邊不

敢開口。他看穿了我，笑笑說，你想問甚麼就問

吧，沒有關係的。你從小就是一個愛刨根問底的
人。
我倒不好意思起來。聽我家人說，你的妻子回

來過？他轉過臉看看窗外，然後回過頭說，是回
來過，她想帶走孩子，我沒有同意，她就走了。
後來再沒有她的消息。最近有人說她在澳門，在
賭場做事。
我又問，你就沒有懇求她留下來嗎？
為甚麼要留下來呢？當年的鄰家少年，如今的

中年男看㠥我。他的笑容看起來好像還是他新婚
那天，沒有明顯的痛苦，似乎在用全身的力氣，
隱忍了很久很久的樣子。
那個帶走你妻子的男人，後來和她一直在一起

嗎？
好像沒有，聽說他們出去不久，就分了。她又

找到了一個男人。比他更老，但是有錢。是他把
她帶到了澳門。在澳門，他們有很大的房子，但
是，沒有孩子。
其實，你一直知道她背後有那個男人在？這才

是我憋了十幾年一直想問，卻不敢問的問題核
心。
是的，我知道。她告訴我的。她說，如果我想

娶她，就要接受
她的全部，包括
那個男人。我答
應了她。因為，
我以為，我比那
個男人更有力
量，我會堅持到
最後的。但是，
好像是我錯了
呢。他笑。他後
來一直沒有再
婚。兒子結婚
後，他一個人
住。

和大叔蘿莉

如
果
你
被
毒
箭
射
中
了
，
第
一
個
反

應
會
是
甚
麼
？

不
少
人
可
能
會
答
﹁
解
毒
﹂，
但
事
實

真
的
如
此
嗎
？
一
位
深
諳
佛
理
的
高
人

在
某
講
座
中
揭
破
了
世
人
的
真
正
反

應
：
我
們
全
都
會
憤
怒
地
大
叫
：
﹁
是
誰
用
毒

箭
射
我
？
﹂
甚
至
揚
言
：
﹁
我
要
製
造
一
支
更

毒
的
箭
，
以
牙
還
牙
！
﹂

可
不
是
嗎
？
在
職
場
上
，
不
論
自
己
有
否
做

錯
，
若
一
旦
受
到
指
控
，
我
們
往
往
不
是
第
一

時
間
自
我
反
省
又
或
糾
正
錯
誤
，
而
是
與
指
責

自
己
的
人
唇
槍
舌
劍
；
在
生
活
中
，
就
算
親
如

夫
妻
，
對
方
說
出
一
句
不
愜
意
的
說
話
，
又
或

做
出
令
你
討
厭
的
行
為
，
我
們
的
第
一
個
反
應

很
可
能
是
大
罵
對
方
，
又
或
刻
意
做
出
對
抗
性

的
行
為
進
行
報
復
，
永
不
會
問
問
自
己
：
為
何

如
此
小
家
子
氣
？
為
何
沒
有
胸
襟
去
包
容
對

方
？
甚
或
想
想
為
何
對
方
會
有
這
樣
的
行
為
？

—
—

是
否
愛
已
經
不
存
在
呢
？
這
不
是
遠
比
痛
罵
對
方
重

要
得
多
嗎
？

近
日
一
位
久
未
戀
愛
的
朋
友
再
墮
愛
河
，
對
方
的
一
言

一
行
全
都
令
他
感
覺
患
得
患
失
，
與
其
用
毒
箭
還
以
顏

色
，
怪
責
對
方
為
何
不
顧
及
自
己
的
感
受
，
倒
不
如
問
問

自
己
為
何
如
此
弱
不
禁
風
？
用
毒
箭
傷
害
對
方
，
除
了
傷

害
感
情
，
根
本
就
連
一
點
好
處
也
沒
有
，
相
反
若
認
真
地

研
究
並
清
楚
自
己
體
內
的
毒
，
不
但
能
令
兩
人
的
相
處
變

得
更
融
洽
，
賺
得
來
的
解
毒
方
法
以
及
更
強
健
的
體
魄
更

能
在
以
後
的
每
一
段
感
情
中
派
上
用
場
！

當
然
，
有
人
會
認
為
替
自
己
解
毒
是
消
極
的
行
為
，
有

志
氣
的
人
應
該
嘗
試
去
改
變
世
界
，
而
非
改
變
自
己
去
遷

就
環
境
，
但
試
問
一
個
人
若
連
自
己
的
內
心
及
缺
點
也
降

伏
不
了
，
又
哪
有
能
力
駕
馭
身
外
無
窮
無
盡
的
大
世
界
？

體
內
的
毒
一
日
未
解
，
隨
時
也
會
毒
發
身
亡
，
若
連
性

命
都
保
不
住
了
，
到
時
與
對
方
兩
敗
俱
傷
又
有
何
意
義

呢
？ 人心毒箭

楊天命

天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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